
1970年9月，智利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
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周总理

对阿连德总统的执政提出建议，并断言，如

果不采取对应措施，其前途堪忧。当时，拉

美国家民众大多不予置信，然而，后来智利

国内局势的发展证实了周总理的预见。
我与阿连德比较熟悉，也几次参与了周

总理召开的有关当时智利政权形势的分析会

议，现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做一简要回

顾，以飨读者。

初识阿连德

1958年8月起，我随中国重庆杂技团访
问拉丁美洲四国，翌年初到达智利。杂技团
受到智利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我记得，智

中文协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在家中热情
地接待了中国客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连
德，那时候就知道他是智利社会党领导人，

曾任参议院副议长，并在1952年作为社会党
候选人、1958年作为人民行动阵线候选人两

次竞选总统，但均未成功。1959年1月，古巴

革命胜利后，4月，我进入古巴，到新华社
哈瓦那分社工作。从那时起，在哈瓦那，在

几次重要的集会上，我都见到了阿连德。在
哈瓦那“深巷小酒家”，我还看见了墙上挂

着阿连德的亲笔题词：“自由古巴万岁！智
利期盼着。阿连德于1961年6月26日”。

1962年夏的一天，阿连德打电话给新华

社哈瓦那分社记者孔迈，请他到里维拉饭店

用餐和会见。我当他们的翻译。阿连德告诉

我们，他将作为人民行动阵线候选人第三次

参加1964年的智利总统竞选。他向我们介绍

了人民行动阵线的纲领。他还强调，智利将
以争取议会多数替代暴力革命，建立社会主

义社会。他说，他从切·格瓦拉处知道新华
社为拉美通讯社援建了一座电台，如果中国

也能为他援建一座电台，他就能更好地宣传

人民行动阵线的主张，这样，就更有信心赢

得这次大选的胜利了。他告诉我们，他在哈

瓦那与切·格瓦拉一见如故。且不久前格瓦
拉还赠他一本刚出版的 《游击战》，书里面

的题词是：“献给力图以其他方式取得同一
结果的萨尔瓦多·阿连德”。
后来，我在古巴得到消息，阿连德第三

次竞选总统还是失败了。事后，阿连德誓言

一定要为在智利建立人民政权而做第四次拼

搏。

中国工人代表团出席阿连德就职仪

式与中智建交

1970年，我在新华社总社工作。9月，从
智利传来消息：阿连德在当年9月4日，作为
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竞选总统，终于获胜。
他是以36%相对多数的得票率领先，经过

“复选”后当选的。所以，他后来自己也承
认，他赢得了“政府”，但没有取得“政

权”。
周总理对阿连德当选十分关注，并即代

表中国政府致电表示热烈祝贺。阿连德就职
前邀请中国政府派政府代表团出席他的就职

仪式。但由于当时在位的政府已经请了台湾
国民党当局“驻智利大使”，中国政府不便

派政府代表团去。这时，恰好全国总工会收
到智利统一工会的邀请，中央决定派以倪志

福为团长的工人代表团去祝贺。我作为中国

记协的代表参加了这个由4人组成的代表团。
临行前，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见

忆周总理对智利阿连德政权
前途的准确预言
■ 庞炳庵 口述 谢文雄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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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成员并就访智事宜做出指示。他非常
细致地交代我们有关访问智利的任务，提出

并回答了代表团应该注意的各种问题。他要
求我们在访问智利期间，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几次说：“遇事要
冷静！”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当时
并不是很理解会遇到什么事。

中国赴智工人代表团于10月31日抵达智
利首都圣地亚哥。走出机舱，立即感到智利

正是温暖的春天。而智利人民又用比春天更
温暖的热情来迎接我们。等在机场上的许多

智利友人和侨胞，像见了久别重逢的朋友和

亲人一样，向我们招手、鼓掌，奔跑过来握
手。智利儿童献给我们一束束火红的夹竹

桃。几位智利工人高举着横幅，上面用中文
写着两个斗大的红字：“欢迎”。人们一面

和我们握手，一面用中国话亲切地说：“同
志，欢迎你！”当我们走出机场时，拥挤在
门口的群众向我们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智中两国人民
友谊万岁！”从机场到旅馆的路上，陪同我

们的智利朋友对我们说：“‘智利’在一种
印第安语中的意思是‘世界边缘’，也有人

说，北京和圣地亚哥是世界上相距最远的两

个首都。其实，我们两国是一水 （太平洋）
相连的比邻。”

访问智利期间，我们转达了中国工人阶

级和人民对阿连德总统的热烈祝贺，对智利

工人阶级和人民的亲切问候。尽管访问只有
短暂的7天，但是，我们看到了智利人民反

对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干涉、维护民族独立
和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他们对中国人民的
战斗友情和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高度崇敬，使我们深受感动。
11月3日，阿连德的就职仪式在莫内达

宫举行，我们当面代表中国政府向他表示祝

贺。11月5日，我们出席了在智利国家体育

场举行的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场以安

第斯山的雪峰为背景，阿连德总统发表了他

就职后的第一次政治演说。在详细介绍了新

政府的施政纲领后，他强调说：“智利刚刚
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提供了一个政治发展的

非同寻常的例证。使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运
动能够通过自由行使公民权利来掌握政

权。……我本人非常（清楚） 地知道，用恩

格斯的原话来说：‘在人民代表机构集中了
全部权力的国家，在那些从得到全国大多数

支持的时候起就可以按照宪法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的国家，通过和平革命由旧社会转变到

新社会，这是可以设想的。’这就是我们智
利。这里，终于实现了恩格斯的预言。”他
还向武装部队表示敬意，因为他们“忠于宪

法和法律规定”。与此同时，他重申智利将
收回国家资源，消灭垄断企业和大庄园制，

执行维护自决权和不干涉原则为基础的国际

政策。回国后，我以代表团的名义写了题为
《中智人民战斗情谊深》的长篇通讯，描述

了大会盛况，发表在1970年12月1日出版的
《人民日报》上。

在我们访问期间，不仅受到智利人民的

热情款待，来自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朋友

也同我们进行了友好的接触，他们同样热情

地向我们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
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十

分感谢各国朋友的深情厚谊。我们的访问进
一步加强了中智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

中结成的战斗友谊和相互声援。11月7日，
当我们满载智利人民的友情，向智利告别

时，负责接待我们的皮革和制鞋工会的朋友

们向我们赠送了智利的工艺品：铜盘。在精
致的铜盘上刻着一位手握长矛的倔强的印第

安人的形象。他就是400多年前曾经打败西
班牙征服者的英雄劳塔罗。这紫红色的闪光

的铜，是智利丰富资源和人民辛勤劳动的果

实，它控诉了美帝的残酷掠夺。而这位印第

安英雄，正象征着智利人民不屈的斗争精

神。铜盘上铭刻着：“赠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劳动者”。
在代表团访智7天期间，新政府的外长

阿尔梅达和内政部部长何塞·托亚都会见了
倪志福。代表团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总理

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我们的汇

报。由于中国派出代表团访智祝贺并开展了
一系列活动，阿连德总统决定提前与中国建

交。当年的12月15日，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和
智利驻法大使伯恩斯坦在巴黎签署并发表了

建交联合公报。

周总理对阿连德政权前途的分析

在墨西哥，有一家历史悠久的报纸———
《至上报》。这家报纸以合作社方式经营，经
常刊登一些与当地官方观点不一样的、针砭

时弊的文章。当时的社长是以求实敬业精神
著称的老记者胡里奥·谢雷尔。

1971年6月，谢雷尔来华访问，新华社接
待了他。访华前，他曾经访问了智利并采访

了阿连德总统。他在北京写出几篇通讯后，
几次提出要采访周总理，但由于当时周总理

公务繁忙，外交部未能做出安排。于是，他

做出了一件我国接待外国记者工作中史无前

例的事：绝食！周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只

好在百忙之中接受了他的采访。
采访中，谢雷尔问周总理：阿连德选择

了选举的方式当上了智利总统，中国是如何

看待通过选举方式夺取政权，从而带领国家

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

周总理说：选举是暂时的，是过渡的。
因为选举本身不能巩固政权，所有政府必须

依靠自己的武装，或者是民主的武装，或者

是无产阶级武装，这才能保证政府掌权。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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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进一步指出：阿连德总统的政权是个民

主政权，但对我们来说，根据我们的看法，

一个民主政权要巩固，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

是不可能的。周恩来高屋建瓴地说，我得提

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如果

一小部分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

如果不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话，还有出乱子

的可能，这个乱子就是军事政变。
采访结束以后，外交部新闻司和新华社

几位同志把谈话整理出来，并翻译成西班牙

语。同时，谢雷尔本人也连夜整理出谈话记

录，并由中方翻译成中文稿。两稿同时呈报
周总理，最后总理决定采用谢雷尔整理出来

的稿件。

《至上报》称周总理是“推动历史发
展的非凡人物”

1971年9月5日，《至上报》全文发表了
周总理与谢雷尔的谈话记录稿。根据拉美各
大报纸之间的协作机制，其他拉美国家的一

些影响较大的报纸也同时发表了这篇谈话。
9月7日，智利较著名的报纸《信使报》也刊

登了谈话全文。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至
上报》紧接着在9月6日就在该报的社论版发

表了长篇评论，批驳周总理谈话中的观点。
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果
断、明确和反常地表示，他坚信只有通过武

装暴力才能取得政权。选举和议会道路至多
能取得政府，但是不能取得政权。”评论称：

“他承认古巴道路更有效，他甚至提出在这
个南方国家 （即智利） 存在军事政变的可

能。”评论强调：“我们必须重申我们的信

念同周恩来的思想相反。武装暴力作为革命
的道路，抹杀了人成为完美无缺的人的可能

性。”“在选举和枪杆子两者之中，我们选
择选举。……我们以人民的支持反对周恩来

主张的武装支持。”评论甚至还夹杂着一些
比较尖刻的词句。我觉得，这表明拉美国家

民众对周总理的分析和判断基本上是不予置

信的。
阿连德执政后，周总理一直很关心这位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密切关注智利国内局

势的发展。他先后与访华的智利社会党总书

记阿尔塔·米拉诺和智利外长阿尔梅达进行
长谈，诚恳地提出了许多建议。他还在1973

年2月3日写信，请智利外长带给阿连德。他
在信中就智利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克
服困难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并指出要“做好

两手准备，争取好的，准备坏”。阿连德总
统见信后，非常重视，指示把周总理的信和

他的回信在智利报纸上全文发表。
1973年3月，我到新华社墨西哥分社工

作。当年9月11日，突然传来消息：智利发

生军事政变！消息震动了整个墨西哥。我从
电视台直播的镜头中看到：智利发动政变部

队肆无忌惮地对人群扫射，坦克猛攻阿连德

坚守的总统府莫内达宫。随即，阿连德向智

利全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他说：“我宣布
决心用一切手段进行抵抗，甚至不惜牺牲自

己的生命……”不久，政变部队进占总统

府，并宣布：阿连德总统已经死亡。
智利政治局势的发展印证了周总理之前

对智利形势高度准确的预见。
我后来了解到，由于阿连德政府采取

过激的改革措施，智利国内经济状况恶化，

但在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团结阵线

获得的选票不但未减，反而增加了不少。
国内外敌对势力看到以和平手段推翻阿连

德政府已不可能，在此情况下，美国策动

以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为首的军队发动

了军事政变。政变时，皮诺切特还给阿连

德打电话，劝其投降。阿连德严词拒绝：

“我不同叛徒谈判！”接着，智利海军司令
劝阿连德投降，阿连德回答：“我不投降！

这是给像你一样的胆小鬼的回答！”阿连德
女儿伊莎贝尔9月13日在墨西哥驻智利大使

馆对记者证实，政变时，她赶到了总统府。
当叛军攻入总统府时，阿连德要求在场的

所有人离开，以保存生命。“而他自己不

愿落入武装部队手中，我认为他宁可自杀，

因为他不愿把自己交给叛徒。”政变后，几

年前我们参加阿连德总统就职仪式时聆听

其发表演说的国家体育场，成了关押数千

名“政治犯”的场所。
9月14日，周总理发电报给阿连德夫人

及其家属，说：遥悉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

以身殉职，至深悲愤！电报中说：伟大的阿

连德总统生前为了智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

国家主权的斗争，以及促进中智两国人民的

友谊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

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他的高尚愿望将永

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墨西哥政府立即决定接受在墨西哥驻智

利大使馆的阿连德夫人奥顿西亚·布西等人
的政治避难，并派专机接他们到墨西哥。

9月20日，谢雷尔派 《至上报》记者采
访了阿连德的夫人布西，请她谈谈对阿连德

执政这几年的看法。布西说：“萨尔瓦多起

初是乐观的。”她说：“我想起那些始终表
示坚决支持总统的妇女，她们要求说，给我

们武器！现在从事实中看到，人民是对的。”
“事实证明，靠选票或选举是不够的，除在

选举中取胜之外，还必须武装人民，或拥有

一支为自己服务的军队。”她还说：“为此，
就应该有一支与我们现在的军队完全不同的

军队。虽然确定智利军队一直是维护法制，
从不参与政治，但由于阶级成分决定，它终

究是一支为统治阶级效劳的军队。”“在智
利，司法也是有阶级性的。”谢雷尔决定第

二天就在 《至上报》发表这篇（下转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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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至上报》立

即发表社论，称他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非凡

人物”。
智利政变已经过去40多年，但在当今世

界上，人们还是难忘这段历史。2011年5月20

日，智利的《第三版时报》发表了题为《唯
一的见证者回忆萨尔瓦多·阿连德最后的时

刻》的通讯。同年7月9日，西班牙的《世界
报》报道了智利法医部门公布的阿连德的开

棺验尸报告内容。由智利国内外专家组成的
调查小组对阿连德的遗骸进行了两个多月的

分析，最终呈递给法官长达500页的报告称，
阿连德死于自杀。阿连德女儿伊莎贝尔在看

到这份报告之后，发表谈话说：“这一结论
就是阿连德家属一致持有的观点。在1973年

的政变中，面对极端局面，阿连德总统选择

了宁愿自杀，也不愿投降。”■

（上接第17页）

已有较大的差别了。
林彪此次在重庆时期，还先后会见了几

乎所有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以及众多

的黄埔校友。他还与周恩来一起会见了美国

大使馆的谢伟思、文森特等，以及新西兰的
路易·艾黎。此外，他还与黄炎培等民主人
士有广泛的接触。显然，此时的林彪不仅是

中共的一员骁将，也是中共的重要政治人士

和社会活动家。

12月16日，蒋介石再次会见林彪。据
《周恩来年谱》：会晤中“林彪表示拥护国民

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新精神。谈到两党
关系时，要求彻底实行‘三停三发两编’。
蒋介石表示，国民党对统一团结问题不是政

治手段，希望‘大家在政令下工作’，还说
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希望问题很快解

决。答应发给药品，但不许再提新四军事，
说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谈话后林
彪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建议加以研究后给

以指示”。
12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

编军、办党、边区改行政区、黄河以南部队
的调离等四个要求），周恩来和林彪再次与

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谈判，最终国民党方面没

有接受中共的要求，而张治中在会谈中竟提

出“中共放弃军队”的主张，林彪最终“无

功而返”。
到了1943年6月7日，周恩来与林彪在会

见蒋介石时提出两人返回延安，蒋予以同

意。6月28日，为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和整

风学习，周恩来、林彪、邓颖超、方方、孔

原、高文华、伍云甫等百余人乘坐卡车离开
重庆，返回延安。其时，西北的胡宗南则正

在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准备“闪击”
延安。

此次周恩来、林彪在谈判中，根据延安
的指示，还曾提出释放新疆被捕同志（陈潭

秋等140余人） 的要求。

胡宗南与林彪的再次会晤

1943年7月，林彪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在
西安与胡宗南再次会晤，并与周恩来等一起

分别会见了熊斌、邓宝珊、孙蔚如、彭昭贤

等人。
7月9日，胡宗南在日记中记载：“周恩

来、邓颖超、林彪到西安。”7月10日，他在

日记中记载：“在小雁塔茶会，欢迎周恩
来、林彪等，并在东仓门晚餐。”7月11日，

他在日记中记载：“上午9时在东仓门与周
恩来、林彪谈话，至12时完毕。谈话除对边
区表示无动作外，并建议如异党军校交诸黄

埔学生，则互信建立似不成问题。”
三天的接触和迎迓，胡宗南行“东道

主”，并极尽“友善”之意。又据经盛鸿的
文章，胡宗南对黄埔军校的老师周恩来和同

学林彪，其感情是异常复杂的。此次周恩来
和林彪两人的来访，正是国共关系紧张和敏

感的时刻，胡宗南尤为重视，“他指定政治

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部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

在西安的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三十人

左右，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以师礼相

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

醉”。至于林彪，《胡宗南先生日记》 1943年
7月12日记载：“与林彪在东仓门谈话，渠

对重庆孙夫人、孙科、冯玉祥等似有好感。
国际方面，美对共党甚同情，而对国民党颇

有问题，对何应钦有攻讦之词，当予以解

释。”以及“熊斌欢宴周恩来等，余在座”，

等等。
林彪在谈话中称道宋庆龄、孙科、冯玉

祥等，因为这些人皆是对苏联和中共友好的

人士，反之则是何应钦等。林彪还谈到当时
美国对中国内部的观察和看法，这都反映出

此次他们的会晤是直接的、直率的。
7月13日，胡宗南与周恩来谈话，其在

日记中说：“渠对国际现势颇多阐发，对国

民党亦认为气度不够，在野小党不必打击太

甚。”可见，此次会晤也是直率的。随即，

“9时周恩来、林彪、邓颖超等赴陕北，到车
站欢送”。

此次西安一行，根据周恩来和林彪的观

察，他们认为国民党将再次发动反共高潮，

但胡宗南部尚未进入实行进攻的阶段，于是

建议延安予以戒备是有必要的，但召开民众

大会通电则“刺激太甚”，即反应过度。随

即，他们将意见电告毛泽东。
7月16日，周恩来和林彪等回到延安，

毛泽东等亲往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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